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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东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
■关 注

新观察新观察

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与描摹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与描摹
□□金赫楠金赫楠

■短 评

一

打开刘建东的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
像》，董仙生迎面走来。这是刘建东近来一
系列知识分子题材中短篇小说中贯穿始终
的男主角，是一个颇有些社会地位、掌握了
大量行业和社会资源的成功者，世俗尺度
上的“能人”，所到之处尽是掌声与鲜花。但
同时，这又是一个“被梦想抛弃的人”，在妻
子眼中他不过是“俗人一个，整日只知道拉
帮结派，吃吃喝喝，结党营私，利益互换”，
是“一个饥饿的人，疯狂地占有、攫取，梦想
得到所有可以证明身份地位的证书、奖励、
津贴，乐此不疲”——这是小说集中的中篇
小说《丹麦奶糖》所精心描摹的人物形象。
作为“董仙生”系列的第一篇，《丹麦奶糖》
以主人公在单位和文化界中外在利益得失
与内心自我冲突为主线，真切地呈现了这
个时代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和精神处
境。小说人物塑造的着力点在于那些发生
于一个人内部的矛盾与分裂：“精致的利
己主义”与理想主义，意气风发的青年时
代与当下，世俗名利场中的沾沾自喜与午
夜梦回时的惴惴不安……时代的巨大分
裂与症候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显形。

《丹麦奶糖》中，刘建东把董仙生置于
三重目光之下：除了上述谈到的妻子不以
为然甚至讽刺嫌厌的目光、董仙生自己充
满矛盾的目光，还有刚刚获释出狱的大学
同学曲辰的目光。20年的时间让曲辰从意
气风发、激情澎湃的天之骄子变成了“被突
然扔进来的一个人，他在不属于他的时代
里”，曲辰成了彻底的失败者和不合时宜的
存在，他对董仙生的崇拜、依赖、不解和潜
藏在心底的愤恨，构成了第三重打量董仙
生的目光和视角。而曲辰的出现，对董仙生
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更是一种介入，对其看
起来正得意洋洋、蒸蒸日上的世俗生活构
成了一种突然的干扰与打断，董仙生正顺
着惯性的成功人生发生了扭转和停顿，更
开启了自己内心深处诸多的矛盾纠葛。小
说中还有一组对应关系：眼前的苟且，诗和
远方。小说的结尾，董仙生经历了世俗名利
搏杀的失败，经历了曲辰带来的现实和内
心巨大的波澜起伏，选择暂别眼前的苟且，
重启诗和远方——远赴边远地区支教。

《丹麦奶糖》奠定了“董仙生”系列小说
的底色和基调——人文知识分子的观察和
表达视角，以及自我审视与自我辩解两种
矛盾的情感立场之间的相互纠结。当妻子
和曲辰的目光构成对董仙生的一种冷峻审
视和批判，当董仙生对沉溺于世俗当中的
自己也产生怀疑和懊恼，我们的主人公总
会忙不迭地罗列出种种获得与成功，那些
头衔、证书、邀约和“搞定”事情的能力，用
以安慰、辩解和证明自己的成功——虽然
这其中隐藏一丝心虚。正是在这种辩解

中，董仙生的前世今生、他的内心矛盾和
灵魂闪烁，在作者笔下淋漓尽致地显形。

二

是的，人文知识分子。“董仙生”系列短
篇小说中，处理的正是作者刘建东最熟悉、
最切身的经验，是他自己身处其中的人生
与人群。这本小说集中收录的另外九个短
篇小说《猴子的傲慢》《声音的集市》《走失
的人》《嘀嗒》《相见不难》《甘草之味》《春天
的陌生人》《删除》《宁静致远》，贯穿始终的
人物都是董仙生，它们也都在延续和延展
着《丹麦奶糖》所启动的文学议题。

有的篇目侧重于书写董仙生自身的
现实和精神生活，比如《走失的人》《声音
的集市》《春天的陌生人》《删除》。有的篇
目则着重于表达经由董仙生的目光和视
角所呈现的人和事——自然，这目光和视
角本也就是董仙生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猴子的傲慢》《相见不难》《宁静致远》。
《甘草之味》则以董仙生的童年视角讲述
了父亲和姑父的故事，串联起一个特定历
史阶段中理想情怀与功利主义的对峙，在
这个过程中董仙生和作者并没有轻易给
出简单的情感和伦理立场。而在《嘀嗒》
中，董仙生更多成为一种功能性的人物设
计，董所长一句“锁门”，搭建起一个封闭
的相当于“舞台”的封闭空间，架设好舞台
的灯光音美，然后文学所的各色人等依次
登场，一场饱含人性检验和撕扯的闹剧上
演。面对一个时代和一个群体，董仙生是
亲历者也是旁观者，他在冷峻审视同时更
在深情体恤疼惜。

刘建东迄今为止的作品中，我最看重
这组“董仙生”系列。这个人物是作者自己
身处的人群，是他最熟稔的人生与生活，
每个故事里头都饱含着作者自己最切身
的痛痒、焦虑和疑惑。而且，恰也因为这身
在其中的熟悉与熟稔，这些小说中的不确
定、不坚定和犹疑、迷惑也最强烈。小说中
的董仙生，他本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熟
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当下文学现场的
小说写作中，大家更愿意、更长于去书写
乡村、底层，各种爱之深、责之切，各种深
入开掘和南腔北调。而一旦面对自身，往
往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从何说起，真正能
够深情又诚实、冷峻地凝视自身的作品太
少。知识分子处理和表达自身经验的语调
和目光，往往容易失之刻薄，失了体恤和
悲悯，而面对任何人群和事物，文学所秉
持的正应该是深刻批判与深切理解的合
力。刘建东笔下今时今日的董仙生，也许
正是我们曾经极其厌嫌、但不知不觉就活
成了的样子——当然，也可能是某些人想
活成还未得的样子。这个人物身上携带、
包含着复杂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人情、
人性张力，意味深长。

三

贯穿于这一系列小说当中的，除了董
仙生这位主人公，还有“荒诞”。

《丹麦奶糖》中，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董仙生隔三差五就会收到快递来的一盒
丹麦奶糖，“寄件人那一栏是空白，没有姓
名和地址”，莫名来处的一盒盒奶糖，逐渐
成为主人公的心病，“这盒奶糖让我心神
不宁，思想本能地向不好的方向滑行”，他
不断地暗暗分析、试探和排查着可能的寄
件人和寄送目的，却始终没能找到答案。
陆续收到的神秘奶糖将董仙生笼罩在一
种“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的某种不
祥预感”之中。小说结尾，老同学曲辰再次
入狱，单位里的职务争夺也尘埃落定，围
绕董仙生的诸多纠葛恩怨都暂告一段落，
可唯有丹麦奶糖的寄送之谜仍未得解，不
知所终。而在小说《相见不难》的开头，董
仙生开会时偶遇自己的初中女同学崔瑞
云。这场老同学间的偶遇充满着不确定甚
至荒诞感。这位女同学在小说结尾处仍身
份未明，于是这交集、这讲述，都变得很有
些虚幻。《嘀嗒》中莫名失踪又莫名回来的
书稿，构成这篇小说的基本生发和支撑；
《声音的集市》之中那些盲女孩煞有其事
讲述、而在现实中并未发生的讲座；《走失
的人》中莫名而来的老人和无端固执的女
警察……《丹麦奶糖》中着力营造的神秘
与荒诞感，在这些篇目中反复出现，并且
直到小说结束时，作者和叙述者都没有为
读者解惑，依旧是“幽暗不明的真相与记
忆”，显然作者在着意留白。

上述情节和人物设置，于现实逻辑和
文本逻辑之下都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荒诞
感。这也正是刘建东小说一直以来最具辨
识度的文本特点，“荒诞使我对真实的把
握更加地放松”，他不止一次表达类似的
观点。刘建东的小说在叙事策略上，是将
命运、人生、焦虑等抽象无形的东西形象
为奶糖、文稿等等，他所沉迷和依赖的“荒
诞”，不是荒腔走板，而是自己认定的触底

人和事的可靠路径。但有些时候，他必须
要求自己克制，再克制。

四

《无法完成的画像》是小说集中唯一
一篇无涉“董仙生”的作品，这是刘建东近
几年来小说创作中的力作，进一步展示了
作者卓越的文学思考和表达能力。小说中
的“我”作为炭精绘画学徒，目睹师傅为一
位失踪了的母亲画像的几经波折，以及师
傅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失常表现，最终
画像却无法完成。直到小说结尾画像的未
解之谜才被打开，原来，这位母亲和绘画
师傅都是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
革命者，他们那些不为人所理解的言行才
有了解释，悲壮的革命人生也渐次清晰起
来。“无法完成的画像”是讲述人“我”心中
一直牵肠挂肚的未解之谜，从叙事策略来
说这个悬念搭建起了小说的基本结构，波
澜起伏中故事和人物的节奏得以把控，更
从侧面塑造了小卿母亲的形象——抛家
舍业、忠于信仰的革命烈士。小说处理的
是历史风云中一段极具体、甚至边缘的个
体经验，但又分明是英雄儿女的家国天下
与风云际会。作为读者，我们得以见证，在
无谓、忘我、坚毅与勇敢背后，每一个革命
者原本的人生角色；义无反顾的壮烈牺牲
背后，他们舍弃的那原本理所应当又无比
珍贵的安稳人生。

“无法完成的画像”被选作小说集的
题目，也许还另暗含一层隐喻——前面十
篇中短篇小说，董仙生贯穿其中，它们从
不同面向在为这个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
甚至时代精神的局部画像，但画像远未完
成。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自己，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黯然、怯懦、迷惑
和躲闪，有时让人不忍直视，但又似乎情
有可原。他们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基于其
自身立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今天，中国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重
建是否可能？如果可能，那么其最可靠的
路径又是什么？

今天今天，，中国知识中国知识
分子分子、、特别是人文知特别是人文知
识分子的人格重建是识分子的人格重建是
否可能否可能？？如果可能如果可能，，
那么其最可靠的路径那么其最可靠的路径
又是什么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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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苏军”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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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的价值与常道
——丁晓平《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读记 □傅逸尘

丁晓平是一个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
历史自觉的军旅作家。在新作《人民的胜
利》中，丁晓平以文史兼修的视角细腻爬
梳新中国成立的来龙去脉；在宏大叙事
的框架下聚焦鲜活的生命个体，生动细
致地描写了大历史中的小插曲、小人物；
将国家立场与民间记忆、文学叙事与学
术研究有机结合，清晰而有力地阐释并
彰显了人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丁晓平的历史题材创作有着强烈的
现实观照。在《人民的胜利》中，丁晓平用
大量的篇幅、详实的数据和史料说明并
解读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
原因，在于党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始终
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翻
身》这一章，丁晓平以1947年2月10日
晚间，在延安，斯特朗和毛泽东之间的一
场对话展开叙事。“你对取得最后的胜利
有过怀疑吗？”“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
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如果我们能够解
决土地问题，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毛泽东的回答旗帜鲜明、信心十足，这种
自信源自于他对土地改革问题的深入调
查研究，源自于他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关

系和运作规律的深刻认知。丁晓平以夹
叙夹议的笔法，讲述了全国土地会议筹
备与召开的过程，讲述了《中国土地法大
纲》出台的前前后后；尤其是对于土改过
程中“左”的错误的强力纠偏、毛泽东对
于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批判，作家的叙
述既宏观又精微；既介绍了中共高层对
这一重大问题认识的深入过程，又书写
了农村百姓对相关政策和共产党政治理
念的接受过程。在这种互动和砥砺中，揭
示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
取得政权、成功执政的最重要的基础。

《人民的胜利》从1946年6月解放战
争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10月1日
的开国大典，深度解读一个个重大历史事
件的因果和逻辑；以《前夜》《翻身》《决战》
《统战》《外交》《开国》等6个篇章结构全
书，从政治、经济、军事、统战、文化、外交
等方面全景式地立体展现中国共产党紧
紧团结、依靠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赢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
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以多维度、
全方位、大历史的视角，再现了新中国成
立的创业史、奋斗史，完整地告诉读者，新
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人民的胜利”，既是
这本书的写作主题，也是铺展在这段宏阔
历史之下的政治和精神底色。

在丁晓平看来，“历史是教科书，也
是圣殿，更是我仰望的星空。在历史写作
中，我始终怀抱敬畏之心、仰望之情，不
敢造次。一路仰望，满怀赤心。”斯言诚
哉，历史研究要持守一种温情与敬意的
态度，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尘
封的历史事件和逝去的历史人物既需要
记叙、描绘，也要反思、批判，然而无论持

有何种价值判断，对历史本身怀有温情
和敬意应该是最基本的立场，这样才能
获得公正的理解世界的视角，才能富于
建设性地再现或重建历史场景，历史叙
事也才能够对当下社会和现实人生有所
镜鉴与启迪。

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文
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是紧密且缠绕的，两
者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两者在思想与
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
文学若要与时代同步，甚或走在时代的
前面，便要“先立其大”，以一种大方大正
的理想、情怀、精神、气魄，把文学从低
迷、小我的趣味里解放出来，进而最大限
度地凝聚和达成思想与情感层面的共
识。在《人民的胜利》中，丁晓平借鉴吸收
了党史、国史、军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佐
之权威的史料与丰富的细节，挖潜深究，
博采众长，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编年史的
写作套路；书中的人物群像与恢弘历史
相得益彰，将民族记忆、家国情怀以及超
越个人、超越死亡、超越极限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表达得充分、生动而有说服力。

丁晓平关注和书写的都是具有重大
意义的题材——大历史、大时代、大人
物、大事件。他坦言，“我的历史写作选
题，被许多作家朋友们视为写作‘禁区’，
诸多党史事件、党史人物也是大家不想
甚至也不敢碰触的领域。的确，历史写作
有它特殊的难度，是一种有限制的写作，
是更需要思想、智慧和才情的写作，有

‘自由中的不自由’。然而，我在坚持“文
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的道路
上，获得了‘不自由中的自由’。”丁晓平
对于创作的自道与剖析，提示出“立其大

者”的意义和价值。“大”并不一定意味着
粗疏和空洞，而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路
径，把散逸于虚无时代里的精神力量整
合并释放出来，只有这样，新时代文学才
会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

对于文学而言，“大”标示的往往是
常道，历史有常道，文学有常道，人类的
精神亦有常道。诚如谢有顺所言，是常道
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常道在持
续建构和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常道是
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
失去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
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
本无法对世界做出大肯定，无法从整体
上把握大时代的发展走势，无法从具象
中梳理出现实生活的内在脉络。在丁晓
平看来，“归根结底，历史，不仅仅是历
史，而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也是一种
文化观和价值观。”

写作《人民的胜利》，丁晓平以坚定
的政治立场、独到的历史眼光、内省的审
美眼光和生动鲜活的表达，为读者呈现
历史真相的同时，也把历史事实中最有
情感价值和思想智识的部分传递给读
者。他始终坚持和强调要书写最有价值
的历史。所谓最有价值的历史，“就是推
动民族、国家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有利
于民族、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那部分
历史。当然，其中包括对历史上的错误和
挫折的反思，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意
见。”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
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切中时代
的脉搏，肯定世界的意义，建构思想的共
识，这是宏大叙事的价值，也是文学书写
历史的常道。

从民国诗歌到共和国诗歌，江苏诗坛的文学地理
伴随文学制度的变动，也在迅速的嬗变之中。江南文
化气候在作为文化精英的诗人诗作中的显现，仍然是
和旧诗模糊的地理边界相呼应，诗人们的故土属性真
正显示为“江苏意识”的极少。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
建立，诗人们开始从国族的笼统归属和东西南北的方
位归属，逐渐在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中变换为居住地的
省市行政区划归属。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普遍化特质
也决定了江苏诗歌的地域化特征难以深潜到地域文
化性格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在省际行政区划的范畴内
圈定的诗歌地理，亦难以呈现出地方性。直到经历了
20世纪90年代商品化大潮的冲击，诗歌隐匿在时代物
质主义的潮流之下，诗人群落在民间改写了主流化的
聚集方式，相应的文化空间也逐渐带有亚文化气息。
这种地方风格的积聚在21世纪变得更加明显。

江苏诗歌作为共和国新诗发展的文化地理单元，
其曲折的发展历程和美学的多样化体现与共和国文
学的整体状貌有颇多应和之处。大致经历了四个时
期：上世纪50-60年代的共和国颂歌、人民颂歌和新生
活颂歌的写作期，60-70 年代的低迷与沉寂期，70 年
代末到 80 年代的复兴期，以及 80-90 年代的繁荣期
和21世纪20年来江苏诗歌地方性的逐渐成型。江苏诗
歌在四个阶段的发展中，逐渐实现了诗歌地域特色的
复归和诗人个性的彰显。

1949年到1966年，江苏诗人们与其他诗人一样，
加入了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行列，比较活跃的诗人有臧云远、赵瑞蕻、沙白、忆明
珠、孙友田、黄东成等。诗人们热情洋溢地展现自己对
新社会、新生活的赞颂，用洪亮的合唱将个人的声音
纳入到了集体的合声中。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
伴随社会动荡，江苏诗歌出现了一个低潮期，诗人们
几乎停止了歌喉。在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推
崇并培育社会主义大合唱的全民诗情，并形成一股洪
流，整合了来自于不同区域文化生态的诗人，对文坛
进行了深刻再造。江苏诗坛也汇入了这股洪流之中。对闻捷、路翎、高加
索、化铁、章品镇、王若渊、丁芒、鲍明路、臧云远、赵瑞蕻、沙白、忆明珠、孙
友田等诗人诗作形成的江苏诗歌版图进行解读，可以看到以萌生于延安
的红色诗情为主流，江苏诗歌毫无例外，也加入了这场宏大的颂歌合唱。
闻捷诗歌的红色血统使他能快速汇入时代，成为诗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的良好范本。《天山牧歌》的讴歌劳作是以西域为背景的，但在语言风格
和审美气质上，显现出江南的和美格调。

在当时，其他“江苏诗人”亦如闻捷一样，在大众化抒情的整体趋势
中，为一种热烈而趋同的集体生活歌唱，“个体”的存在主要显现为诗歌中
携带的浅层的地域特色。与闻捷相比，带有“七月”诗学背景的江苏诗人化
铁，则显示出某种同样为时代所欢迎的阳刚之气。化铁诗歌在上世纪50
年代的存在引人注目，带有最大程度的个性化语言的闪现，诗行在同时代
诗人中卓尔不群，为江苏诗歌保留了诗美的火种。这种语言倾向深植在很
多知名诗人终生的创作中，即使在后来“新归来诗人”的写作中，也能看到

“众口一词”的公共语习惯已经成为这一代诗人难以摆脱的话语命运。江
苏诗歌在新生的共和国需要战歌和颂歌的时代，作出了自身不可或缺的
贡献，这也预示个性化语言和抒情美学人格恢复的道路同样漫长而艰巨。

抒情主体的颂歌人格长期成为江苏诗坛的显著特征，也是江苏地方
性难以成型、诗人聚落不具有自发契机的主因。直到1978年底，诗人们的
创作热情才再一次被唤醒，焕发出歌唱新时代的昂扬意气。江苏诗歌在新
时期的繁荣，配合了这一文学复苏的潮流，赵恺、王辽生、朱红曾获1979-
1980全国优秀新诗奖，他们成为江苏诗歌首批“归来的诗人”；受知青诗
歌和朦胧诗潮的影响，一批年轻诗人也在崛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江
苏诗歌，风格延续政治抒情诗和朦胧诗的格调，为80年代中后期江苏诗
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随着80年代校园诗歌的兴盛，一大批校园诗人引
领了江苏诗歌的主流，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先锋姿态。其中，包括中学生在
内的校园诗人，为江苏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20世纪后半叶，江苏新诗的地域个性经历了由共性的集体呈现到个
性的逐渐显现的转变。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他们”诗派，成为江
苏诗歌一个真正的同人群体，其在实质上长达40多年的存在，对江苏诗
歌（乃至整个江苏文学）意义重大。1985年，于坚、韩东、小海、丁当等诗人
创办了《他们》诗刊。1995年《他们》出版第9期，最后一期，《他们》结束。围
绕诗刊的创办，形成了以南京诗人为主体的“他们”文学群落，拢聚的诗人
和作家、艺术家有吕德安、普珉、于小韦、朱文、吴晨骏、陆忆敏、杨克、刘立
杆、杜马兰、朱庆和、李樯、顾前、曹寇、毛焰等人。该诗歌群落作为一个特
殊的民间文学社区，涌现出较多优秀作家、诗人，对江苏文学的后续发展
影响深远。1989年春，车前子、周亚平、黄梵、一村、周俊、朱君等人组建

“南京大学形式主义诗歌小组”，创办诗歌刊物《原样》，引起了较大影响。
韩东是上世纪80年代后率先进行文学话语革新并获得成功的诗人之

一。这表明文学已经初步具有了对“文革”美学损伤的自我疗养能力，但这
并不是文化的反叛，而是语言的反叛。韩东是较早有意识地把诗歌拉回平
民社会的诗人。他一直寻找口语与艺术、平民生活与深刻潜质的契合点。长
达30年的话语束缚，使作家很少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而类似韩东诗歌中抒
情主体的解放能够最终引起诗语的新生。抒情者形象是低调的、沉默的，
对于高亢的语调和感叹词都非常排斥。韩东希望触及到汉语的诗语本质，
恢复真正属于汉语的表意功能或诗歌功能。他以崭新的不同于外倾的抒
情方式，沉默、隐忍、喜怒不形于色，专注抵达细节，建立与世界的新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的“断裂”事件将江苏诗人作家对文学语言的探询
引向深入。由此可以看到一种较为新颖的诗语，抒情姿态和风格也出现了
革命性的变化，预示了江苏诗歌在21世纪的多元发展。2016年，何言宏、
张维联合发起了对江南诗人的诗学命名——“江南七子”，对陈先发（安徽
诗人）、胡弦、潘维、庞培、杨键（安徽诗人）、叶辉、张维等七位诗人进行了
地方性诗学的探讨。这是一次由民间文化人士和上海高校研究者联合部
分诗人促成的对江南诗歌地方性美学的提取，似乎提示在文学个性化的
积累中，新诗的地域性格先于其他文体有了形成的可能。叶辉、胡弦、庞培
等诗人的语言版图已经成为地方性的建构主体，对江苏省的审美精神形
成反哺。这些探讨“江南美学”的新诗行动，在由车前子、黑陶、育邦、李德
武、苏野、臧北、王学芯、李樯、陈虞、苏省、张羊羊、丁可、丁捷、成秀虎、麦
豆等诗人构成的江南线索上，重绘了江苏文学的文学地图。策展人朱朱以
其优异的语言天赋和艺术感悟力，在年轻一代诗人和艺术家中示范了新
诗诗语的优雅潜质。孙冬、少况、高兴等诗人参与的“新九叶诗人”的抟造
令人瞩目，再度提示人们翻译作为地方性诗学的救赎之源。沙克等人发起
的对“新归来诗人”的诗学观察，对更多长久保持诗心的诗人投以注目礼。
在江苏高校体系内，学者诗人们的诗学交流日趋密集，茱萸、李章斌、李海
鹏、马永波、王珂、戴潍娜、义海等也将江苏塑成一个令人瞩目的新诗诗学
中心。当然，苏北、淮扬等地的诗人，也于新的心境中唤醒了自身对日常的
眷 恋 ，汉 语 语 义 在 苏
宁、王往、曹利民、张作
梗等诗人身上有新的
个体生发，也很难不被
视为一种地方性的诗
歌态度，他们皆是一个
在不断延伸中的江苏
诗歌地图的令人心动
的局部。


